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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铅钡硅酸盐是中国古代费昂斯和玻璃制品的典型成分类型。 本文首先明确了铅钡硅酸盐制品包含铅钡釉

陶、铅钡釉砂、铅钡玻璃以及硅酸铜钡颜料四大类，并重点讨论前三者，强调不宜用“铅钡玻璃”指代铅钡硅酸盐制

品。 其后，文章整体梳理了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的出土范围和存续时间。 在此基础上，重新讨论了铅钡釉陶、
铅钡釉砂、铅钡玻璃的关系问题，提出铅钡釉陶和铅钡釉砂都不是铅钡玻璃的先驱，三者在战国早期的出现更像是

铅钡这种全新助熔剂在不同材质上的应用。
关键词： 铅钡硅酸盐；战国时期；分布范围；起源；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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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Ｓｅｌｉｇｍｅｎ 和 Ｂｅｃｋ［１ － ２］ 分析了

一批相传来自洛阳金村的汉代（或稍早时期）至唐

代的玻璃，发现在汉代及其以前的 ５４ 个样品中，同
时含 ＰｂＯ 和 ＢａＯ 的有 ３９ 个。 而西方迟至 １９ 世纪

才在玻璃配方中添加钡的化合物［１］，因此铅钡玻璃

一直被视为中国古玻璃所特有的类型，存续年代为

战国时期至东汉。 铅钡玻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矿料

来源和产地两个方面：铅钡玻璃矿料来源经历了从

铅钡混合矿同时引入［３］ 到铅、钡不同源的认识过

程［４ － ５］，后者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６ － ７］；学界

普遍认同战国时期的楚地是铅钡玻璃的一个生产中

心［５］。 随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工作的推进，越来越

多以铅钡为助熔剂，但主体并非完全玻璃化的硅酸

盐制品被发现，这类制品包括铅钡釉砂、铅钡釉陶以

及与铅钡熔剂密切相关的硅酸铜钡。 考虑到硅酸铜

钡通常作为颜料或某些器物的主要显色成分［８ － ９］，
故本文重点讨论铅钡釉砂、铅钡釉陶、铅钡玻璃。 笔

者曾基于此前掌握的证据，提出胎体和釉层均含铅、
钡的这类釉砂是铅钡玻璃的先驱，暗示它们的出现

促进了铅钡玻璃的产生［１０］。 然而，山东鲁国故城的

新发现［１１］和江苏鸿山邱承墩越墓蜻蜓眼珠性质的

新认识［１１］，促使笔者重新审视“铅钡釉砂是铅钡玻

璃前身”的观点。 本文在系统梳理战国铅钡硅酸盐

制品出土情况的基础上，重新讨论铅钡釉砂、铅钡釉

陶和铅钡玻璃的关系问题。
在正式讨论前，需要说明“铅钡玻璃”这一概念

所指。 铅钡玻璃特指以铅钡为助熔剂且主体部分为

完全玻璃化的硅酸盐制品，而铅钡釉砂和铅钡釉陶

则分别是以石英砂和陶土为胎体主要组分，表面覆

盖铅钡釉层的硅酸盐制品，不少学者［１１ － １３］都曾明确

指出釉砂、釉陶、玻璃在结构上的区别。 在早期研究

中，“铅钡玻璃”有时专指完全玻璃化的真正的玻

璃［５］，有时则是釉砂、釉陶、玻璃这三种材质的概括

性名称［１４］。 现在，笼统地以“铅钡玻璃”概括所有

的铅钡硅酸盐制品已不符合实际情况。 李青会

等［１５］在《古代玻璃烧制工艺与成分研究历程》一文

中已使用“铅钡硅酸玻璃”而非“铅钡玻璃”的概念，
显然也注意到了“铅钡玻璃”已不适于概括釉陶、釉
砂在内的铅钡制品。 为避免概念混淆，本文统一用

“铅钡硅酸盐制品”指代以氧化铅和 ／或氧化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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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熔剂的硅酸盐制品，其中铅钡釉陶、铅钡釉砂、铅
钡玻璃分别专指其胎体为陶质、石英砂质、完全玻璃

化的制品，而对胎体材质不详的则仍统一用“铅钡

硅酸盐制品”称之。

１　 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的出土概况

表 １ 是目前已发表的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

出土分布范围和各省数量汇总，从中可以看到战国

时期的铅钡釉砂、铅钡釉陶和铅钡玻璃广泛出土于

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 湖北出土的铅钡硅酸盐制品

种类最齐全，而湖南的铅钡玻璃数量最多，其中一些

遗址往往有不同种类的铅钡硅酸盐制品同出，如：湖
北江陵九店楚墓和江陵望山楚墓均出土了釉砂和釉

陶；九店楚墓还出土有玻璃。 因此，无论在种类还是

数量上，湖北和湖南的铅钡硅酸盐制品都明显超过

其他地区。 下面按照材质种类分别论述出土概况。

表 １　 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出土地点和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ｌｅａｄ － ｂａｒｉｕｍ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出土地点
数量 ／ 个

铅钡釉陶 铅钡釉砂 铅钡玻璃 材质不明

吉林省吉林市帽儿山墓、吉林省长白县干沟子墓 ０ ０ ３ ７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遗址 ０ １ ０ ３

河北省元氏县南白楼墓 ０ ０ ０ １
甘肃省张家川马家塬墓地 ０ ２ ９ ０

陕西省黄陵县寨头河、西安市临潼新丰墓地 ０ ６ ２ ０
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等 ９ 座墓葬、新郑市胡庄大墓等 ４ 处遗址、

平顶山叶县大竹园双冢子楚墓、淮阳平粮台墓、信阳楚墓
０ ２９ ８ ０

山东省鲁国故城遗址、临淄商王村战国墓、临淄安乐村齐墓 １ ０ ８ ０
安徽省柴家沟墓地、蚌埠双墩三号墓 ０ ０ １ １

四川省成都白果林墓地 ０ １ ０ ０
湖北省当阳赵家湖楚墓、江陵望山楚墓、江陵九店东周墓 ３２ ５ ３ ２

江苏省鸿山邱承墩越墓 １ ０ ０ ３
湖南省沅水流域楚墓、益阳战国遗址、长沙战国墓、

里耶麦茶战国墓地、怀化市中方县新屋古墓群
０ ０ ３９ １

广东省肇庆市松山县战国墓 ０ ０ １ ０

　 　 铅钡釉砂主要出土于陕西、甘肃、四川、河南、湖
北五省。 战国早期的铅钡釉砂有蜻蜓眼和素面管珠

两类：前者出自河南叶县大竹园双冢子楚墓和江苏

鸿山邱承墩越墓［１６］；后者出自陕西黄陵寨头河墓

地［１０］。 战国中期和晚期的蜻蜓眼铅钡釉砂见于内

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１６］、湖北江陵九店［１７］

和河南新郑［１８］的墓葬，总体以湖北、河南为多；而素

面管珠则出自陕西新丰墓地、四川白果林墓地［７］ 和

甘肃马家塬墓地［１９］。 此外，河南郑州有一批战国墓

葬出土蜻蜓眼铅钡釉砂，具体分期不详［２０］。 从整体

出土情况来看：素面釉砂珠主要出自陕西、甘肃、四
川等西部地区；蜻蜓眼釉砂珠主要出自河南、湖北等

中南部地区。 铅钡釉砂均为小型珠饰，功能上属装

饰品［１６］，多采用内芯成型工艺制胎。 釉砂的三种施

釉工艺———直接施釉、包埋施釉、风干施釉（亦称起

霜法）均见于铅钡釉砂［７］。
相较于铅钡釉砂，铅钡釉陶在战国早期就显示

出相当高的技术水准。 最早被关注的是美国纳尔

逊 －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战国

时期釉陶容器，其中纳尔逊 － 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和大英博物馆所藏的 ２ 件釉陶容器，相传出自河南

洛阳金村和河南浚县［２１］。 目前最早的有明确考古

背景的铅钡釉陶分别来自湖北和江苏。 湖北望山楚

墓战国早期 Ｍ２ 出土了 １ 件釉陶璜，胎体深黄色，中
部有圆形穿孔，基体表面有浅蓝色铅钡釉层［２２］。 从

器形来看，釉陶璜显然比素面釉砂珠的制作流程

更为繁复，而最能代表铅钡釉陶技术高度的是战

国早期江苏邱承墩越墓出土的 １ 件多彩玲珑球［２３］

（图 １）。 这件多彩玲珑球整体以陶为胎，呈半球形、
镂空，胎体表面装饰白、红、蓝三色铅钡釉层构成蛇

身效果，红色和白色釉层为表面基底，蓝色涂层为圆

点状，大致均匀分布于红、白色基底上，呈现类似蜻

蜓眼的外观。 战国中晚期，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和江

陵九店楚墓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釉陶管珠，和铅钡釉

砂的情况一样，器形分为蜻蜓眼管珠和素面管珠两

大类［１６ － １７，２４］。 此外，甘肃马家塬墓地 Ｍ１ 也出土了

１ 件釉陶杯，经初步检测表面为铅钡釉［６］。 釉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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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先制胎体，再行上釉。 从功能看，珠饰类铅钡釉陶

也是装饰品，而釉陶璜则属礼器。

（本图承蒙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刘松副研究员提供，谨此致谢！）

图 １　 江苏鸿山邱承墩战国早期越墓出土多彩玲珑球

Ｆｉｇ． １　 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ｍｅ Ｌｉｎｇｌｏｎｇｑｉｕ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Ｑｉｕｃｈｅｎｇｄｕｎ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有三处遗址出土铅钡硅酸盐制品难以准确定性。
安徽柴家沟 Ｍ１６（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２５］、湖北当

阳赵家湖楚墓（战国早期至晚期） ［２６］和河北元氏县南

白楼墓（战国早期） ［２７］ 分别出土了铅钡硅酸盐制品。
柴家沟墓出土的是蜻蜓眼珠，赵家湖楚墓出土的是素

面管珠和蜻蜓眼珠，南白楼墓出土的是琉璃环。 这件

琉璃环外径４. ４５ ｃｍ、内径２. ０５ ｃｍ，器形规整，白色基

体上涂饰有褐色纹饰，其上又有蓝色与土黄色纹饰。
因当时技术手段限制或测试区域不明确而难以确定

胎体所用原料，故这批铅钡硅酸盐制品的性质未能

得到准确判定。 杨益民等［１３］曾采用无损 ＣＴ 技术分

析完整的蜻蜓眼珠，很好地区分了釉陶与釉砂制品。
期待这一技术能在未来被用于上述遗址的关键器物

中，为器物的定性提供科学依据。
铅钡玻璃主要出土于战国至东汉晚期的墓葬

中。 从地域分布来看，战国时期铅钡玻璃大多出自

山东［１１］、河南［１８，２０］、甘肃［６］ 等黄河流域地区和湖

南［２８ － ３１］、安徽［３２］等长江流域地区，内蒙古和林格勒

尔古城也出土了一些铅钡玻璃［３０］。 战国时期铅钡

玻璃以素面管珠、蜻蜓眼珠和仿玉玻璃为主———前

两者都为装饰品，仿玉玻璃则具有礼器功能。 蜻蜓

眼珠于战国早期出现，最早的一例来自山东鲁国故城

遗址，至战国晚期蜻蜓眼珠在陕西、甘肃、河南、湖南、
广东均有出土。 有意思的是，战国时期工艺难度较低

的素面玻璃管珠主要来自晚期墓葬，年代晚于蜻蜓眼

玻璃珠。 仿玉玻璃璧出土范围较为集中，除 １ 件出自

安徽外，其余均来自湖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湖南地

区很可能是战国时期铅钡玻璃璧的制作中心［２９］。 玻

璃的工艺与釉砂、釉陶不同：前者是在玻璃熔融状态

下经热加工成型，除蜻蜓眼玻璃珠外，往往没有胎釉

分层结构，整体均质；后两者则是先制作胎体后上釉，
而后烧制完成。 玻璃珠饰通常采用缠绕法和拉制法

制成［３３］，仿玉玻璃则通常使用模具成型［３１，３４］。

２　 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相互关系的新思考

铅钡玻璃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玻璃类型，其起

源一直为学界关注。 从旧大陆古玻璃发展史来看，
存在一个从釉砂发展到真正玻璃的演进历程。 按此

逻辑，铅钡玻璃的出现似乎可以很自然地归因于铅

钡釉砂。 陕西寨头河战国早期墓地［１０］ 的铅钡釉砂

在一定程度上为该认识提供了证据。 寨头河墓地存

在两种略有差异的铅钡釉砂：第一种釉砂的胎釉均

含铅和钡；第二种釉砂的釉层和胎体熔剂存在差异

（图 ２）。 第一种釉砂的釉层和胎体的成分构成和结

构具有同质化特征，这种模糊胎釉区别的情况已向

玻璃趋同，且基于当时的考古材料，铅钡玻璃集中出

现于战国中期以后，年代晚于第一种铅钡釉砂，故此

提出铅钡釉砂可视为铅钡玻璃的前身［７］。 然而，
２０２１ 年刊布的一批山东鲁国故城铅钡玻璃数据促

使笔者重新审视上述认识。

图 ２　 两类铅钡釉砂胎釉熔剂差异图［７，１８，３５］

Ｆｉｇ．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ｌｕｘ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ｌａｚｅ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ｌｅａｄ － ｂａｒｉｕｍ ｆａｉｅｎｃｅ

鲁国故城一共出土了 ２５ 件玻璃珠饰（图 ３），集
中于战国早期的 Ｍ５２ 和战国中期或稍晚的 Ｍ５８。
Ｍ５２ 出土玻璃均为蜻蜓眼珠；Ｍ５８ 除蜻蜓眼玻璃珠

外，还出土有六棱形玻璃珠和圆管形玻璃珠。 经检

测分析的玻璃珠有 ７ 件，均为蜻蜓眼珠。 宋健等［３６］

曾明确了 １ 件七星纹套圈蜻蜓眼珠来自鲁国故城战

国早期遗址 Ｍ５２，他们在文中展示了鲁国故城出土

的 ７ 件蜻蜓眼珠照片。 从蜻蜓眼珠的外观与编号来

看，文中的 ７ 件蜻蜓眼珠与郭思克等［１１］ 分析检测的

样品应为同一批，其中就包含了经分析为铅钡玻璃

的七星纹套圈眼珠（样品编号 Ｗ０００７０３），基本证实

了铅钡玻璃的确于战国早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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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蜻蜓眼玻璃珠［３７］

Ｆｉｇ． ３　 Ｇｌａｓｓ ｅｙｅ ｂｅａｄｓ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Ｑｕｆ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Ｌｕ，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鲁故城的铅钡玻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铅

钡玻璃，其蜻蜓眼的造型显然受到春秋时期钠钙蜻

蜓眼玻璃的影响，而铅钡熔剂又反映出强烈的本土

特色，是利用本土原料制作域外风格的典型案例。
根据前文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的出土情况，可
以确定铅钡硅酸盐的三个类型———铅钡釉砂、铅钡

釉陶、铅钡玻璃在战国早期均已出现。 这不仅意味

着“铅钡釉砂是铅钡玻璃前身”的观点已不准确，也
促使笔者重新思考鲁国故城铅钡蜻蜓眼玻璃来源于

楚地的既有认识。 因为截至目前，楚地发现的铅钡

蜻蜓眼玻璃珠多为战国中晚期［２９ － ３１，３８］，时间上晚于

鲁国故城的年代上限。 崔剑锋等［２９］ 曾发现，战国铅

钡玻璃璧大多出土于楚地，且原料配方比较稳定，应
是楚地所产。 冯百龄［３９］ 提出了以随枣走廊和湖南

为中心的楚国核心区概念，而铅钡蜻蜓眼玻璃珠之

间的原料配比存在差异，说明蜻蜓眼玻璃珠应有另

外的配方，该现象既可能是楚地工匠有意选择的结

果，也可能暗示了蜻蜓眼玻璃珠有另外的产地。 山

东鲁国故城的铅钡蜻蜓眼玻璃珠似乎支持了蜻蜓眼

玻璃珠另有产地的推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除鲁国故城铅钡玻璃可

能受到楚地或其他地区蜻蜓眼玻璃的影响。 春秋末

至战国初，蜻蜓眼玻璃珠在山西太原赵卿墓［４０］、河
南固始侯古堆 Ｍ１［４１］、江苏吴县吴国玉器窖藏［４２］、
山西长治分水岭 Ｍ２７０、山东临淄郎家庄 Ｍ１、河南洛

阳中州路西工段 Ｍ２７１７［３３］、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

Ｍ１０［４３］和湖北随州擂鼓墩 Ｍ１［４４］ 与 Ｍ２［４５］ 都有发

现。 其中，侯古堆 Ｍ１［４６］、徐家岭楚墓 Ｍ１０、擂鼓墩

Ｍ１ 与 Ｍ２ 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经检测分析为钠钙

玻璃。 根据赵德云［４７］对蜻蜓眼珠类型的划分，徐家

岭楚墓和擂鼓墩 Ｍ２ 所出蜻蜓眼均为同心圆层状眼

珠，而鲁国故城也有该类型蜻蜓眼玻璃（图 ３ｂ），显
示出西方钠钙蜻蜓眼珠对本土铅钡蜻蜓眼珠的影

响。 在山东鲁国故城遗址所发现的不仅是目前年代

较早的铅钡硅酸盐制品，而且它们的风格可能受到

钠钙蜻蜓眼玻璃的影响，这一发现改变了以往铅钡

硅酸盐制品多发现于南方长江流域的格局。
长江流域的湖北［２４］ 和江苏［２３］ 出土了目前最早

的一批铅钡硅酸盐制品———铅钡釉陶。 铅钡釉陶甫

一出现即表现了卓越的技术水平，尤其是江苏邱承

墩越墓出土的多彩玲珑球。 釉陶的胎体具备良好的

塑性，为制作难度较大的多彩玲珑球提供了可能。
近年，郎剑锋和崔剑锋［４８］证实了山东临淄战国晚期

墓出土的一件陶罍为铅釉陶（图 ４），这是目前经过

正式考古发掘的最早的铅釉陶，该发现结束了铅釉

陶“战国起源说”和“西汉起源说”的争论。

图 ４　 山东临淄安乐店村出土铅釉陶罍［４９］

Ｆｉｇ． ４　 Ｇｌａｚｅｄ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Ｌｅｉ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ｌｅｄｉ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Ｌｉｎｚｉ，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关于铅钡釉陶起源问题，董俊卿等［２２］、陈彦

堂［４９］、陈禹来等［５０］ 都认为铅钡釉陶与铅钡玻璃存

在联系。 笔者不仅赞同这些学者的观点，而且认为

包含铅钡釉砂在内的三类铅钡硅酸盐制品都存在相

互联系。 铅钡釉砂、铅钡釉陶、铅钡玻璃不仅同样使

用铅钡熔剂，而且目前最早的发现均包含蜻蜓眼造

型（最早的铅钡釉砂出自战国早期河南平顶山叶县

大竹园双冢子楚墓 Ｍ１；最早的铅钡釉陶出自战国早

期江苏邱承墩越墓的多彩玲珑球，玲珑球不是典型

风格的蜻蜓眼，但表面中心圆斑外层绘有红色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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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环绕蓝色小圆斑的装饰风格，显然具有复合蜻

蜓眼纹的效果；最早的铅钡玻璃出自战国早期鲁

国故城遗址 Ｍ５２，为蜻蜓眼珠造型），这都暗示三

者之间存在联系。 笔者将目前已发表的、能够准确

定性的铅钡硅酸盐制品数据进行汇总，以主要熔剂

ＰｂＯ 与 ＢａＯ 质量分数为横坐标，以 ＳｉＯ２ 质量分数为

纵坐标做散点图（图 ５）。 如图 ５ 所示：铅钡釉砂的

主量成分数据较为分散；铅钡釉陶明显分为两个聚

集区；铅钡玻璃的主量成分相较而言更为稳定。 虽

然三者的主量成分含量存在一定差异（需要说明的

是，造成铅钡釉砂、铅钡釉陶、铅钡玻璃主量成分存

在差异，既有配方本身不同的因素，又有分析测试手

段不同的因素，同时也有风化腐蚀的因素），但也可

以明显看到三者有部分数据重叠（图 ５ 灰色圆框

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三者存在相互联系的认识。

本图引用文献中有大量蜻蜓眼样品，蜻蜓眼纹饰往往有多种颜色，这
类样品通常有多个不同颜色区域的测试点。 考虑到不同颜色所用配

方存在差异，故本文未将同一件样品上不同颜色的测试点取平均值，
而是以独立数据视之，特此说明！

图 ５　 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主量成分

散点图［７，１１，１６ － １９，２２，２４，２８ － ３２，４３，４７，５１ － ５２］

Ｆｉｇ． 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ｅａｄ － ｂａｒｉｕｍ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无论战国早期的铅钡釉砂珠还是釉陶，对于铅

钡玻璃而言都不是先驱般的存在。 与其认为它们之

间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不如说它们更多地具有共

时性的联系———特别是在战国早期阶段，它们更像

是助熔剂类型的“革新”在不同材质上的应用。 现

在的问题在于战国早期产生铅钡硅酸盐制品的契机

是什么，以及铅钡熔剂的矿料又来自哪个或哪些地

区。 铅钡硅酸盐制品得以产生的契机虽然尚未可

知，但学界普遍认同战国时期的楚地可能是铅钡玻

璃的生产中心。 近年来，董俊卿等［３０］、李青会等［１５］

已把视野投向了楚地以外的地区，提出战国时期楚

越文化区创造了铅钡硅酸玻璃。 除铅钡硅酸盐制品

外，战国时期同时存在钠钙玻璃、钾钙玻璃，特别是

钾钙玻璃不仅与铅钡硅酸盐制品几乎同时出现，而
且同一墓葬中往往共出，欲探究它们是如何产生历

史动力的，可能需要更为广阔的视野。

３　 结　 论

铅钡硅酸盐制品自战国早期出现以来，绵延发

展至东汉晚期，是一个包含釉砂、釉陶和玻璃的家

族。 为避免概念混淆，建议用“铅钡硅酸盐制品”指
代以氧化铅和 ／或氧化钡为主要熔剂的硅酸盐制品，
其中铅钡釉陶、铅钡釉砂、铅钡玻璃分别专指其胎体

为陶质、石英砂质、完全玻璃化的制品，而对胎体材

质不详的则仍统一用“铅钡硅酸盐制品”称之。
在系统梳理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出土情况

及工艺、用途概况的基础上，基于鲁国故城发现了目

前最早的铅钡玻璃，笔者重新审视了“胎釉成分相

同的铅钡釉砂是铅钡玻璃的前身”的观点，认为在

战国早期，铅钡釉砂、铅钡釉陶、铅钡玻璃可能更多

地呈现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联系。 铅钡硅酸盐作

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最初产生的契机可能需

要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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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ＤＯＮＧ Ｊ， ＧＡＮ Ｆ， ＸＩＡ Ｘ， ｅｔ 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ｌａｚｅｄ ｐｏｔｔｅｒｙ ［ Ｍ］ ／ ／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Ｇｌａｚ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２０１６：３０３ － ３１７．

［２３］ 夏晓伟，刘松，王卿，等． 鸿山越墓出土战国玻璃的无损分析及

相关认识［Ｊ］ ． 南方文物，２０１３（３）：１４３ －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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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 Ｘｉａｏｗｅｉ， ＬＩＵ Ｓ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Ｙｕ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 Ｊ］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３）：１４３ － １４９．

［２４］ 干福熹，赵虹霞，李青会，等． 湖北省出土战国玻璃制品的科技

分析与研究［Ｊ］ ． 江汉考古，２０１０（２）：１０８ － １１６．
ＧＡＮ Ｆｕｘｉ， ＺＨＡＯ Ｈｏｎｇｘｉａ， ＬＩ Ｑｉｎｇ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ｌａ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１０８ － １１６．

［２５］ 马艳茹． 亳州古玻璃浅说［ Ｊ］ ． 文物鉴定与鉴赏，２０１２ （１２）：
９４ － ９７．
ＭＡ Ｙａｎｒｕ．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ｌａｓｓ ｉｎ Ｂｏｚｈｏｕ ［ Ｊ］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２）：９４ －
９７．

［２６］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 当阳赵家湖楚墓

［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
Ｙｉｃｈａｎｇ Ｍｕｓｅｕ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Ｚｈａｏｊｉａｈｕ Ｃｈｕ Ｔｏｍｂｓ ｉｎ Ｄａｎｇｙａｎｇ［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２７］ 李清临，余西云，凌雪，等． 一件战国琉璃环的 ＥＤＸＲＦ 无损分

析［Ｊ］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１１，３１（１２）：３３９５ － ３３９８．
ＬＩ Ｑｉｎｇｌｉｎ， ＹＵ Ｘｉｙｕｎ， ＬＩＮＧ Ｘｕｅ， ｅｔ ａｌ．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Ｌｉｕｌｉ ｒ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ｙ ＥＤＸＲＦ ｐｒｏｂｅ ［ Ｊ］ ．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１，３１（１２）：３３９５ － ３３９８．

［２８］ 史美光，王礼云． 世界古玻璃的化学成分［ Ｊ］ ． 玻璃，１９８７（４）：
５ － １６．
ＳＨＩ Ｍｅｉｇｕ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ｉｙｕ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ｌａｓ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Ｊ］ ． Ｇｌａｓｓ，１９８７（４）：５ － １６．

［２９］ ＣＵＩ Ｊ， ＷＵ Ｘ， ＨＵＡＮＧ Ｂ．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ｌｅａｄ － ｂａｒｉｕｍ ｇｌａｓｓ ｗａ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ｕ ｔｏｍｂ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ｄｅ Ｃｉｔｙ，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３８（７）：１６７１ －
１６７９．

［３０］ ＤＯＮＧ Ｊｕｎｑｉｎｇ， ＬＩ Ｑｉｎｇｈｕｉ， ＬＩＵ Ｓ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ｌａｓｓ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ｏｍｅ ｅａｒｌｙ ｌｅａｄ －
ｂａｒｉｕｍ －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ＸＲＦ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Ｊ］ ．
Ｘ － 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２０１５，４４（６）：４５８ － ４６７．

［３１］ 赵志强． 湖南里耶麦茶战国墓地出土玻璃制品的检测与分析

［Ｊ］ ． 湖南考古辑刊，２０２１（１）：２８８ － ３０１．
ＺＨＡＯ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ａｓｓ ｗａ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ｉｃｈａ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ｉｎ
Ｌｉｙｅ Ｔｏｗｎ， Ｈｕｎａ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１）：
２８８ － ３０１．

［３２］ 董俊卿，李青会，顾冬红，等． 蚌埠双墩一号墓和三号墓出土玉

器及玻璃器研究［Ｊ］ ． 南方文物，２０１２（２）：１６４ － １７３．
ＤＯＮＧ Ｊｕｎｑｉｎｇ， ＬＩ Ｑｉｎｇｈｕｉ， ＧＵ 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ｊ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ｌａｓｓ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ｏｍｂ １ ａｎｄ Ｔｏｍｂ ３ ｏｆ
Ｓｈｕａｎｇｄｕｎ ｓｉｔｅ ｉｎ Ｂｅｎｇｂｕ［Ｊ］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２）：１６４ － １７３．

［３３］ 安家瑶． 玻璃器史话［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ＡＮ Ｊｉａｙａ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ｌａｓｓ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０．

［３４］ 赵瑞廷． 湖南出土战国玻璃器科学研究［Ｍ］ ／ ／ 中国古玉无损

科技检测与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ＺＨＡＯ 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ｌａｓｓ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ｉｎ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 ／ ／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Ｊａｄ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３５］ 黄晓娟，王丽琴，严静，等． 陕北寨头河墓地出土硅酸盐类装饰

珠的分析研究［Ｊ］ ． 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８（２）：１２９ － １３５．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ｊ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Ｌｉｑｉｎ， ＹＡＮ Ｊ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ａｄｓ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Ｚｈａｉｔｏｕｈｅ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 Ｊ ］ ．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２０１８（２）：１２９ － １３５．

［３６］ 宋健，颜鑫． 由孔子博物馆馆藏蜻蜓眼玻璃珠说开去［ Ｊ］ ． 文物

鉴定与鉴赏，２０２１（２０）：３２ － ３４．
ＳＯＮＧ Ｊｉａｎ， ＹＡＮ Ｘ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ｇｌａｓｓ ｅｙｅ ｂｅａｄｓ ｗｉｔ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Ｊ］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２０２１（２０）：３２ － ３４．

［３７］ 刘良荣． 曲阜鲁故城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 Ｊ］ ． 文物鉴定

与鉴赏，２０２１（７）：１ － ３．
ＬＩＵ Ｌｉａｎｇｒ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ｌａｓｓ ｅｙｅ ｂｅａｄｓ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Ｑｕｆ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Ｌｕ Ｓｔａｔｅ［ Ｊ］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２０２１（７）：１ － ３．

［３８］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里耶发掘报告［Ｍ］． 长沙：岳麓书社，
２００７．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Ｌｉｙｅ［Ｍ］．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Ｙｕｅｌｕ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３９］ 冯百龄． 中国出土古代玻璃珠数据库建设与应用［Ｄ］． 西安：
西北大学，２０２１．
ＦＥＮＧ Ｂａ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ｌａｓｓ
Ｂｅａｄ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 Ｘｉ’ａ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１．

［４０］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晋国赵卿墓［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Ｚｈａｏｑｉｎｇ Ｔｏｍｂ ｏｆ Ｊ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ａｉｙｕａ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４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Ｍ］． 郑州：大象

出版社，２００４．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Ｈｏｕｇｕｄｕｉ Ｔｏｍｂ １ ｉｎ Ｇｕｓｈｉ ［ Ｍ］．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４２］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窖藏［ Ｊ］ ． 文物，
１９８８（１１）：１ － １３．
Ｗ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Ｗ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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